信靠祂，勇敢向前行！

詹彩瑩姊妹
我還記得2007年9月，我先生沈弟兄因化療而不吃不喝不睡，醫生宣布他只剩六個月到一年的生命，我嚇得爆發憂鬱症。同年11月，我在教會為主做見證，我想得很天真，以為協談幾次，哭一哭就遠離憂鬱症了，所以做完見證就要快速離開信愛教會。因為我不願順服，那是懦弱表現，不想讀經，不想禱告，更拒絕那看不見的神同在，我一向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
2008年我發現憂鬱症不會走那麼快，就留下來，杜長老、穆弟兄和我們幾個弟兄姊妹合組陽光小組，陪伴很多專業人士、家庭主婦走出生命風暴，他們復原後，陪伴更多人，如此愛不止息傳下去。
2009年，我已不再焦慮恐慌了，但想起我的晚年生活就是教會生活，越想越生氣，我常問上帝到底要掌控我到何時？總該有期限吧！也曾故意嗆杜長老說：「你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，你是信上帝的心，我信自己的心。」暗中高興終於勇敢說出我的想法，但杜長老也不是省油的燈，他說：「可是妳得憂鬱症，我沒有。」我啞口無言，思考很久，為什麼長老穩如泰山？他心中有神，和我心中無神有那麼大差別嗎？
2007年以來，我照顧沈弟兄，他自1996年經多次化療，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，他器官比他年齡老化10年，我小兒子數次載他進出急診室，大兒子也好幾次自美國奔波回來，要見他最後一面，我要十歲孫女為他禱告，她說：「親愛的天父，如果我阿公死了，請帶他上天堂，有一天我們要在那裡相會。」在她看來阿公已經快死了。呂長老也曾帶我們家人去橄欖園，讓他知道以後要安息那裡。也曾經由穆弟兄讀經、禱告等身心靈治療，他奇蹟似地走出家門，來參加主日，這是上帝恩典，感謝穆弟兄。
2013年，醫生宣佈沈弟兄脫離困擾他17年的癌症，高興兩天，馬上又發現他膀胱、腎出問題，很奇怪每次恰巧碰到很棒醫師給很好治療，我體會到禱告真的有效，祂是聽禱告的神，也是醫治的神。
沈弟兄復原後，我已被恐懼、憂傷與孤獨包圍，每天我腦中繞著我死後骨灰要放那裡？高雄呢？或是我故鄉西螺？尤其想念我家鄉親人及童年玩伴，我心很累很累。
我意識到那多年不來打擾的憂鬱症又要來了，找長老協談，他說是人老了在尋根。我現年六十七歲，從十二、三歲離開鄉下到嘉義、臺北讀書，然後到高雄結婚生子，三十八歲全家勇敢移民美國，遇到1989年舊金山大地震，目睹七輛車、十四人被高速公路壓垮，美國夢也碎，四十四歲獨自先回高雄，為要應付先生的重病和孩子的高學費，我必須不停地工作。由於個性過度壓抑，過度忍耐，過度完美，再加上多次遷移、文化衝突，我沒時間也不想告訴別人我的挫折，壓力累積的結果，2007年我爆發憂鬱症。

過去我根本不願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給家鄉親人及童年玩伴，覺得很丟臉，不知如何說起，這次，我有強烈的衝動要告訴他們到底我發生了什麼事。大概自己感覺到歲月不等人了。
我把我的想法告訴童年玩伴，他們竟在兩個月內籌組同學會，有40人參加，自基隆到屏東、甚至也有從中國大陸回來的，我們這群老男人和老女人聚在一起，回憶童年快樂時光，擁抱家鄉是如此的溫暖，我也發現人人有他生命的故事，只是劇情不同而已，其實就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只是經文不同而已，這就是「人生」！何必太認真呢？我現在內心踏實，沒有遺憾，生命無限好，雖是近黃昏，但有上帝同在的黃昏，仍會很精彩。
開完同學會，我全身細胞活躍起來，我已忘記什麼骨灰要放那裡的事情，反而讚美上帝賜我豐富的生命，這生命經驗可成為別人的祝福；也感謝祂藉著憂鬱症把我留在信愛教會，使沈弟兄和我的靈得安穩，慢慢脫離疾病。祂的計劃遠遠超過我的計劃，我要信靠祂，勇敢向前行！
我也想到我的婆婆，她年幼失去父母，中年失去丈夫，打擊很大，卻找不到情緒出口，當我二、三十歲時，她常無理取鬧，大聲咆哮，令我心寒，也留下很深傷痕，五、六年前，經上帝愛的醫治，已慢慢原諒她。但很奇怪每次沈弟兄大病，她那爆怒臉孔就由我心靈洞穴中冒出來，雖然威力已小但很困擾我。所以，我相信，我以前只80%饒恕她，我還緊緊握住那20%苦毒。
當我決定釋放那20%苦毒後，我真的走出了怨恨的牢籠，我心更廣，海闊天空，我知道我已得到屬天的祝福與屬天的真自由和真平安，也正式告別那討厭的憂鬱症。感謝讚美主！榮耀歸給祂！
